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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普适性的农业微观主体，资源禀赋是影响家庭农场成长及其政府干预、扶持策略的重

要因素。基于资源禀赋视角分类梳理了 3类国家或地区家庭农场发展及其政府扶持制度，总结了其政府干预和扶

持的普适性经验，并就我国政府合理借鉴其经验开展家庭农场扶持制度创新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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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farm is a kind of universal agricultural micro-subject, its resource endow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growth of family farm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support strategies. Based on resource endowment,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 support system in three national or regional categories is explored, the universal 
experienc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support is summarized and innovation of support system to family farms 
combining experiences of foreign countries carried out by Chinese government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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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伊始， 我国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逐步兼业化、老

龄化农民家庭分散经营对于发展规模化、集约化、

商品化的现代农业的约束日益凸显。2008年党的十

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党的十八大报告

和中共中央2013年1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

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

种形式规模经营，要“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世界农业发展历史也充分表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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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农场是有效的农业经营主体，其经营规模必须与

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据农业

部统计，2013年全国共有家庭农场87.7万个，其中

从事种植业的有40.95万个，从事养殖业的有39.93

万个；经营耕地达到1 173万公顷，占全国承包耕地

13.4%[1]。家庭农场的发展引起学术界对“家庭农场”

发展问题的广泛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农场内

涵与属性、比较优势、规模效益、绩效影响因素等

方面[2-6]，同时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

澳大利亚、日本等家庭农场发展的经验，如曹立杰、

李由甲、朱学新、丁琳琳、丁忠民、李璞玉等的研

究[7-12]。总之，学界对家庭农场的研究视角宽广，

内容丰富。但既有研究也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基于

大数据的定量分析较少，典型案例研究缺乏。就国

外家庭农场发展的研究而言，大多也是探讨一个或

几个国家的实践经验，就政府扶助家庭农场的政策

制度的专门研究文献相对缺乏。基于此，笔者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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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源禀赋视角分类梳理国外政府对于其家庭农

场的扶持政策与制度，归纳其成功的经验，进而探

讨其经验在我国的适用性和借鉴策略,为我国政府

进一步完善家庭农场扶持政策与制度提供参考。 

一、国外家庭农场及其政府扶持制度 

家庭农场作为具有普适性的重要农业微观主

体，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得到政府的扶持。农业资源

禀赋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业及家庭

农场发展模式、政府干预与扶持策略的重要因素。

现主要基于农业资源禀赋视角将有关国家分为资

源禀赋优良、一般、较差三种类型，并从其中选取

有较强代表性的国家分析其家庭农场发展与政府

扶持制度的特点。 

1．农业资源禀赋优良国家家庭农场及其政府

扶持制度 

农业资源禀赋优良国家主要有美国、澳大利亚

等国家，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条件为其家庭农

场发展提供了良好保障。美国建国初期就重视发展

家庭农场。虽然美国农场可分为家庭农场、合作农

场、公司农场，但大部分农场为家庭农场，而且合

作农场大都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公司农场也大都由

家庭农场控股，可以说，家庭农场是其最主要的农

业经营主体。2010 年美国约有220万个农场，其中

87%为家庭农场，其土地平均规模为169公顷[11]。 

家庭农场的稳定健康发展需要在明晰土地产权

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保障土地的有序

转让。美国早期为了降低农户建立家庭农场的土地

成本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制，1820 年颁布新的

《农业法》，确立将公有土地以低价出售给农户建立

家庭农场的制度。1862 年又颁布《宅地法》，规定

在公有土地上耕作5年以上的个人或者家庭可免费

获赠约65公顷公有土地。随后在1873年的《木材种

植法》、1877的《沙漠土地法》、1978年的《林地法》

和《沙地法》等法案中，都有让家庭农场低价甚至

免费得到更多土地的规定。这为家庭农场成为美国

主要的农业经济主体奠定了基础。在可耕种的国有

土地基本分配完毕后，美国家庭农场主要通过私有

土地所有者间的买卖来实现土地产权的转移[13]。 

美国政府对家庭农场扶持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的政策支持：实行各种直接补贴、间接补贴农业补

贴政策，为家庭农场提供多种补贴，特别是对于遭

遇自然灾害而减产减收的家庭农场，由农业部技术

推广局和家庭农场主管理局组织评估后予以较高

额度的补贴，为家庭农场可持续经营提供必要的资

金保障；基于《农场信贷法》等法律规制为家庭农

场提供税收优惠。 

农业是澳大利亚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其农业经

营的基本单位为农场，且95%是家庭农场(含家族成

员间合伙经营的农场)，少量为合作经营农场、公司

农场。就家庭农场生产特征而言，85%属于单一专业

化生产型农场。2013年澳大利亚约有农场12.9万个，

虽然农场数量呈现递减趋势，但随着农场平均农用

地面积和农作物面积增加，生产效率和效益不断提

高[14]。澳大利亚72%为国有土地，15%为私有土地，

家庭农场大多是租赁国有土地开展生产经营[10，14]。

澳大利亚的农业支持水平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的平均水平，但其农业生产率高出发达国家平均水 

平的20%。澳大利亚促进家庭农场健康持续发展并非

通过政府给予大量补贴，而是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政

策措施[10]，一是财政激励政策，鼓励弱质农场退出

农业。20世纪70年代先后启动“农村重建计划”、“农

村调整计划”，采取提供资助、贷款以及福利等措施，

鼓励没有生存能力的农场退出农业。20世纪90年代

则进一步通过修订农户援助系列法案，并调整资助

额度，政府设置“农场主经营重新启动”项目，对

资产规模较小(9万澳元以下)、想退出农业的农场主

给予高达一年收入的补贴。二是给予具有一定生存

能力和发展前景的农场资助和税收减免，以帮助其

调整债务，改善生产经营，并增强其现金储备及抵

御风险能力。如对农场主征收的所得税予以优惠(鼓

励农场主在丰年将税前收入存入该计划，其可用于

抵消农场商业贷款，即可享有80万澳元以内、12个

月的存款税收优惠，在亏损年份农场主需要提款时，

其付税按取出金额及本年收入之和计算，以利于其

调整盈亏，减少税赋，提高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对其购买农机、柴油以及售卖自产的农产品免

征销售税；减免农场新修水利设施的有关税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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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增加就业和扶持营业额200万澳元以内的小型家

庭农场发展，对其实施新的减税政策；政府还实行

平均税计划，农场当年纳税额按前10年收入的平均

数计算，如果年收入低于前10年平均数则按当年收

入的一定比例纳税；缩短其生产设备折旧年限，提

高其折旧率以增强农场融资与竞争能力。三是加强

教育培训，提高农场决策和管理能力。20世纪90年

代以来，为了应对全球化竞争的挑战，政府先后启

动“农场产业管理计划”、“农场经营改善项目”，对

农场主及骨干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产品质量和销售、

财务与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控制、自然资源保护等

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培训，或为其教育培训提供资助，

协助和指导其完善农场发展计划，以增强农场应变

能力和经营效益。同时，为气候异常区域农场提供

“专业咨询和规划资助”，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专业

咨询，以降低极端性天气的负面影响。四是支持和

引导金融服务主体为家庭农场提供“一揽子服务”，

包括农场设备和农产品抵押贷款、财务管理、外汇

与期权交易代理、自然灾害、人身意外和财产等风

险管理等多方面服务。基于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托

底”角色，家庭农场大多通过银行、保险公司的相

关业务便可获得良好的金融服务并实现风险控制。

政府的金融方面的“托底”扶持政策主要有：为遭

灾受困的农场提供救济金、利率补贴或销售优惠，

同时为农场主提供收入补贴和医疗健康服务。实施

农场金融支持援助计划，为财务困难的农场提供短

期经济援助。政府实施严格的农产品进口检疫制度，

以防止外来农畜疫病的侵害和外来生物的干扰，有

效控制病虫害，确保生物安全。 

2．农业资源禀赋一般国家家庭农场及其政府

扶持制度 

农业资源禀赋一般国家以法国、德国等为代

表，其家庭农场的主要特点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

的兼具规模和效率优势的中型家庭农场。中小型家

庭农场是德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主体，2007年德国占

地30公顷以下的小型农场为64.3%，30～100公顷的

中型农场为27.2%，100公顷以上的大型农场为

8.5%，中小型农场数量达到91.5%[15]。德国在家庭

农场形成过程中通过实行土地整理措施为农场规

模扩大提供了强力基础。明晰的土地产权制度使土

地交易和租赁市场非常活跃，有利于家庭农场规模

的扩大；政府政策资金的大力支持为家庭农场发展

提供了强力支撑；完善的农业教育体制为农场发展

提供了高素质的劳动力。 

法国政府主要通过扶持政策激励家庭农场经

营者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其通过国会立法和相应的

政府机构管理来保证土地私有的产权得以确立，并

对农业经营进行补贴；通过农业扶持和信息平台的

搭建降低家庭农场经营的成本。政府通过鼓励投资

和金融借贷，改善家庭农场融资难题。通过提供各

种优惠补贴政策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家庭农场发

展，如通过财政、税收和信贷等渠道诱导家庭农场

主适度扩大经营和产出规模，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法国政府通过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完好的制度条

件，并与日趋完善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相融合，

推动家庭农场经营各个环节的产出效应。 

3．农业资源禀赋较差国家的家庭农场及其政

府扶持制度 

农业资源禀赋较差的国家主要为丹麦、日本、

以色列等国家，其国土面积小，农地规模有限。丹

麦虽然自然资源匮乏，但其家庭农场发展十分成

功，享有“农场主王国”的美誉。约有6.7万个家庭

农场，平均每个农场拥有40公顷土地，其农产品远

销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11]。丹麦家庭农场的健

康发展与其政府重视农业合作社建设、大力发展环

保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一系列政策不无关系。

农业合作社通过系统、专业、多元的服务，帮助家

庭农场有效规避分散经营的风险，最大限度地获取

规模经营的效益。基于发展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农

业的诉求，丹麦法律严格规定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

规模，并鼓励家庭农场将种植与养殖业有机结合，

将尿粪等有机肥料进行发酵处理后还田利用。这不

仅有效降低了化肥用量，节约了生产成本，而且提

高了农产品质量，保护和改善了生态环境。丹麦家

庭农场的迅速发展还得益于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

系。如设立专门农业抵押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负

责为农场主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金融服务；制订一

系列农业保险政策和制度，主要面向家庭农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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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保险、止损再保险等农业保险服务；同时政府

还通过农业合作社及其技术推广、农业咨询、教育

培训等方面对家庭农场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 

以色列也是水源、耕地等农业资源十分匮乏的

国家，却创造了农产品自给率达95%且有大量水果、

蔬菜等出口的奇迹。显然，以色列的农业奇迹是建

立在其家庭农场稳健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其家庭

农场的成功则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和完善的农业服务

体系[1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政府十分重视

农业推广，农业部设置有农业推广服务中心，高学

历的推广人员都是某领域的专家，其工作主要是向

农场主传达国家政策和经济信息，为农场主直接提

供农业生产经营与技术方面的服务，为农场主提供

生活与消费指导。他们为家庭农场提供的指导、培

训、示范等服务大都是免费的，这为家庭农场发展

尤其是传统农民的改造和转型提供了有力保障。 

日本因为人地矛盾相当突出，在二战后通过农

地改革逐步形成了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经

济”格局。1950年日本有593.1万农户，户均耕地面积

约0.87公顷，四分之三的农户耕地面积不足1公顷[16]。

随着20世纪60年代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推

进，日本农民兼业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地抛

荒现象严重，为此，政府新颁《农业基本法》，修

改《土地法》，废除了对农地规模持有量上限为3公

顷的限制，鼓励出租和承租农地，对达到一定规模

的给予补贴，引导农户扩大经营规模，鼓励小微型

家庭农场转变为能够获得与非农产业的劳动所得

差不多收入的“适存农场”。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

施产生了明显效果，2010年日本家庭农场经营规模

在5公顷以上的家庭农场占45%，20公顷以上的家庭

农场占到26%[16-17]。 

二、国外政府扶持家庭农场的基本经验 

1．加强立法工作，不断完善其与家庭农场发

展目标相匹配的法律制度 

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以明晰而稳定的土

地产权、土地流转等法律制度作为基石，因此许多

国家将农业土地法律制度作为家庭农场扶持政策

的核心，通过加强立法，完善法律制度确保土地产

权的合法有序转让，以实现土地这一农业经济的核

心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得以高效合理配置。美国颁布

的《宅地法》就为家庭农场成为其农业的经营主体

奠定了法理基础。美国干预和扶持家庭农场发展主

要的政策工具是农业法案。从1933 年《农业调整

法案》至2014 年的《食物、农场及就业法案》，美

国先后颁布了17 部农业法案，建立了一系列农业

生产制度与保护项目，其中有关家庭农场的制度与

项目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激励家庭农场加大投

资，保障农业生产和农场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

增加对家庭农场的补贴，促进农场增收；支持中小

家庭农场发展；强化对农场生态环境和农地质量的

保护，构建农产品安全网。德国为摆脱小农经济的

羁绊，推动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于

1953年颁布了著名的《土地整理法》，1976年进一

步修订该法，同时各州政府也据此制定了配套的地

方法律法规，成功实现了农地整理、家庭农场规模

经营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预期目标。总之，为了

实现家庭农场阶段性政策目标，很多国家都十分注

重立法，通过颁布新法和修订既有法律，完善法制

体系来推动家庭农场扶持政策的落实。 

2．适时政策引导，为实现家庭农场发展目标

提供足够激励 

不少国家的政府适时调整农业及其土地政策，

对农业土地经营规模由限制到逐步放开，鼓励农户

适度扩大规模经营，如法国曾以小农经济著称，是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最落后的，土地规模在10

公顷以下的小型家庭农场约占56%。为了鼓励家庭

农场扩大经营规模，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政

策，包括农地政策、人口政策、信贷政策、价格政

策等，取得了明显效果。1975年法国家庭农场平均

规模由 1955年的 14公顷扩大到了 21.3公顷。

1960—1976年，法国共有260万公顷土地转入大中

型农场[17]。又如丹麦，为了引导家庭农场发展资源

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农业，政府对其予以有效的产业

政策引导，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农场生产的科技水平

和经营效率，成为欧洲家庭农场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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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全社会服务体系，为家庭农场经营水平

和效率提供保障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人口和劳动

力逐步减少，而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扩大，家庭农场

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日增，需要大量的种子培

育、技术指导、农机服务、农资供应、产品运输及

销售、金融保险等方面的专业社会化服务。因此，

无论农业资源禀赋强弱，凡家庭农场发展绩效显著

的国家，无一不致力于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家

庭农场提高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创造良好的外

部条件。许多国家的家庭农场大多只要与专业社会

化服务主体签订了购买合同即可稳定地获得优质

的专业服务，从而规避农资和农产品等市场价格波

动风险，确保基本经营收益。 

4．强化教育培训，培育现代的家庭农场经营者 

相对于传统农户经营而言，现代家庭农场对经

营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职业素质要求。没有较高专

业技术素养和生产经营管理能力的农民是难以胜

任农场主的。因此，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家

庭农场主和经营者都有明确的资质要求，十分重视

农民教育培训，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中德国是最

为成功的典范。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家庭农场

经营者实现了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后持证上岗，其农

业从业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农场主大多是具有学位

的农业专业人才。其主要的经验是大力发展包括初

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紧密衔接的农业职业教

育。初级农业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实践操作技能培

训，合格者即可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开始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完成初级农业职业教育后方可接受中等

农业职业教育，中级教育主要学习经营管理。在完

成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并工作一年后可接受为

期1年的高级农业职业教育，主要学习企业管理和

营销。另外，还开展谷物种植、畜牧、园艺、花卉、

农机等各种职业技术培训，满足家庭农场经营的个

性化需求。有效的职业教育培训提高了农业从业人

员的素质，为其家庭农场和农业的高水平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三、国外政府扶持家庭农场经验的借鉴 

当下，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各级政府扶持家庭农场的政策制度还有待完

善。既有的扶持政策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鼓励和

支持土地承包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发展多

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采取培训、奖励、补助等

方式激励家庭农场集约经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在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方面，新增补贴向家庭农场倾

斜。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家庭农

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诱导家庭农场在适度规模经

营基础上，提高集约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为此，

政府应基于阶段性的农业和农场发展目标，借鉴国

外政府扶持家庭农场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创新扶持

家庭农场的政策制度。 

1．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的家庭农场法律制度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市场

主体，亟待依法规范治理。自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

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以来，各级政府指导和

规范家庭农场发展的依据主要是农业部《关于促进

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2015 年中央一

号文件以及一些效力层次低、强制性弱、规制大相

径庭的地方政府规章，家庭农场的发展可以说是处

于有政策支持而国家法律制度缺失的窘境。因此，

当务之急是借鉴国外家庭农场立法的经验，在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农场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厘

清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组织形态、市场准入条件

等法理问题，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家庭农场法》，

国务院据此制定《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办法》等配套

法规，明确家庭农场与农户、家庭农场成员和家庭

成员等关系，以及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对家庭农

场内涵、准入条件、登记办法、土地产权、扶持制

度等予以规范[18]。 

2．完善推进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 

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家庭农场不同于传

统家庭经营的重要特征。政府应该从国情出发，认

真总结改革开放初期在国营农场中兴办职工家庭

农场的经验，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

下，深化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的农村集体

所有制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培育农地经营权流转市

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户以转包、

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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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同时，应学习借鉴德国等的经验开展农地整理，

逐步扭转农地细碎化、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的局面，

为家庭农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3．构建健康有序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家庭农场专业化、集约

化、规模化经营的必要保障，应基于国情学习外国

利用农民合作社为家庭农场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成

功经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家庭农场提供农资

供应、技术推广、产品运输、加工、销售等方面的

服务。同时，要以政策引导金融机构、保险公司、

科研院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为家庭

农场提供优质的专业化服务，创新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社区发挥

优势为家庭农场提供服务，以此增添农村集体所有

制经济活力。总之，要打造一个以专业合作社为主

的多元化的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体系。 

4．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培养高素质家庭农场

经营者 

造就高素质家庭农场主和经营者是许多发达

国家扶持家庭农场的重要方式。目前，国内家庭农

场经营者整体素质偏低，加强现有和潜在家庭农场

主的培育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政府应大力

支持引导有一定文化的农村青年、愿意返乡创业的

农民工、有志于现代农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创办家庭

农场，应结合既有的新型农民培训、“绿色证书”

培训政策，建立财政专项基金，发挥和提升农民专

业合作社“教育培训”的优势和功能，大力支持农

民专业合作社与地方农业院校、农民职业中专与建

立家庭农场经营者协同培养机制，为农场主提供完

善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服务。 

参考文献： 

[1] 高强，周振，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实践界定、资格条

件与登记管理——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J]．农业经济

问题，2014(9)：11-18． 

[2] 张帅梁．家庭农场的法律属性及市场准入问题研究

[J]．中州学刊，2015(4)：62-66． 

[3] 王建华，杨晨晨，徐玲玲．家庭农场发展的外部驱动、

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苏南 363 个家庭农场的

现实考察[J]．农村经济，2016(３)：21-26． 

[4] 伍开群．家庭农场的理论分析[J]．经济纵横，2013(6)：

65-69． 

[5] 肖斌，付小红．关于发展家庭农场的若干思考[J]．当

代经济研究，2013(10)：41-47． 

[6] 郭熙保，冯玲玲．家庭农场规模的决定因素分析：理

论与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15(5)：82-95． 

[7] 曹立杰，徐振宇，胡俞越．家庭农场发展的国际经验

及对我国的启示[J]．商业经济研究，2016(16)：168-187． 

[8] 李由甲．美、法、日三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经验及其启

示[J]．农业经济，2016(10)：6-8． 

[9] 朱学新．法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J]．农村经济，2013(11)：122-126． 

[10] 丁琳琳，刘文勇，王大庆．澳大利亚发展家庭农场的

制度[J]．世界农业，2015(12)：175-179． 

[11] 丁忠民，雷俐，刘洋．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发展模式比

较与借鉴[J]．西部论坛，2016(2)：56-64． 

[12] 李璞玉．西方发达国家在农地制度方面促进家庭农场

发展的经验研究 [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9)：

205-207． 

[13] 杜志雄，肖卫东．家庭农场发展的实际状态与政策支

持：观照国际经验[J]．改革，2014(6)：39-51． 

[14] 丁琳琳，刘文勇．澳大利亚家庭农场：经营特征与发

展实践[J]．农业经济，2016(2)：44-46． 

[15] 徐会苹．德国家庭农场发展对中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启

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70-73． 

[16] 宗瑛．日本家庭农场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

经济信息，2015(24)：321． 

[17] 郎秀云．家庭农场：国际经验与启示——以法国、日

本发展家庭农场为例[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3(10)：36-41． 

[18] 肖鹏．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研究[J]．中国农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2)：95-101． 
 

责任编辑：黄燕妮 

 


